
從媒體上看到的吳博士，大多以議員的身份，在立法會會議上辯論，形象
專業硬朗。較少人知道她也是資深「傳媒人」，曾任報章督印人，在南華早報寫
政論之餘，也是廿多本中文著作的作者，作品題材涵蓋生活、政治、文學評論。
金庸說她「有中國傳統的一面」（《金庸小說的女子》序），董橋又形容她是「具
有『中式』傾向的女人，對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的認同深刻」（〈讀《知識分子的
乳房》〉）。一個陽光普照的午後，這位筆耕不輟的資深大律師與我們暢談閱讀、 
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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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博士談閱讀和寫作
 文：蔡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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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英文  相輔相成

吳博士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在英國劍橋大學、美國波士頓大學獲得

律師資歷，「讀番書」的背景卻無礙她對中國文學的喜愛。小時候在新界長大

的她，中文讀物來源之一竟然是家中的《通勝》！「裏面有很多成語，那時我

和姐妺們一起看，一起唸，只當是唱歌，覺得有趣。」讀小學時也學古文、

寫毛筆字，從九宮格和字帖認識《千字文》和《三字經》。「當時不求甚解地看

了，長大後回想，《千字文》裏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其實是關於 space

（空間）、time（時間），氣魄宏大；《三字經》的內容也是包羅萬有的。古人以

這些作兒童教育讀物，實在十分有趣。若能熟讀並明白，實在獲益良多。」

香港是華洋雜處之地，學生從小學習中、英雙語。吳博士慶幸讀書時遇

到好的語文老師，他們本身對文學有豐富修養和濃厚興趣，能把文學之美介

紹給學生，引領他們欣賞、享受。吳博士認為中、英文有互通之處，同時學

習兩者，能起相輔相成之效。在她眼中，中英雙語各擅勝場。「中文長於表

達微妙、含蓄的感情，是極漂亮的文字。以中文表達喜怒哀樂的不同層次，

實在是無以尚之的；但在表達法律文字上，英文有其突出之處。有些法律文

字，要意思完整地翻譯成中文很難。」對於部分香港家長「重英輕中」，她覺

得是浪費了機會。「本來可以享受兩種語言，為何要輕視中文呢？我們學習

中文，對中國的背景、文化因子有充分認識，並感受其中的美後，再學習英

文，往往有新的發現。兩者的互動是很有趣的。若不懂中文，只學英文，

不能真正明白英文的特質和好處；必須認識兩種文字的妙處，讓兩者衝擊交

流，才能進入兩種語言的世界。」學好中英文，好處多多。「我不明白現在的

人為何只學兩種語文也學不好？我建議家長應先讓孩子學好中文，因為環境

使然，比較方便；培養對語言的敏感度後，學習其他語文時自然會作比較，

有利學習。」

中國古典文學在吳博士眼中，博大精深；當中表現的文化內涵如情操、

意境，紛繁多樣，富啟發性。對粵方言區的人來說，古典文學作品中字詞的

讀音很大程度上與粵語符合，讀來朗朗上口，節奏感強，感染力更大。「作為

『廣東話人』，我們並不習慣『我手寫我口』。閱讀古文，尤其是詩、詞、戲曲

等較有節奏感的作品，如能朗讀出來，能有助記憶。閱讀古文的好處，首先

在於能學習精練的文字。因為從前的字刻在竹簡上，書寫不便，所以古文是

很濃縮的。其次是可從中學習中文語法；我們學中文不像學英文，不會特別

學習文法，一般是通過閱讀獲得語感。」她認同背誦是學習古文的重要一環，

「要熟讀、背誦，才能再三回味，領略當中的重點。現代文學作品通常不會重

看，倒是古典作品耐看，每次看都有新的體會。此外，寫作也很重要，因為

要寫出來，才知道自己吸收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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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命」的閱讀和寫作

閱讀和寫作，一是輸入，一是輸出，吳博士認為兩者互相影響，關係密

切。「閱讀是愉悅、學習、溝通的來源，書籍就像老朋友，有着多年感情，

不時會見面。看書是我多年的習慣，是一個沉浸、積累的過程。閱讀帶來的

好處實在太多，如閱讀古典詩詞，我可了解不同時空的人的生活、感受。不

懂欣賞雕塑、攝影時，又可參考相關書籍，增加認識後，自然會產生不同看

法。我的閱讀習慣是雜亂無章的，但每次看完一本書，我對事情總有新的看

法。這不是很划算嗎？」從吳博士開列的閱讀清單，足見她的閱讀範疇的確

多元化：

• Howards End is on the Landing, Susan Hill

• 《紅樓夢》曹雪芹

• 《十三經注疏》

• 《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羅海雷

• 《沉醉東風──戲曲》朱昆槐

• 《小團圓》張愛玲

• 章貽和、郁風、蕭紅作品

吳博士的散文作品《西環》選入《啟思生活中國語文》（第三版）中，文章

描寫西環的環境與居民的融洽共生，題材生活化。吳博士在不同媒體上也有

專欄，主題包括生活、時事、政治等，題材廣泛，相信與她的閱讀習慣不無關

係。寫作可算為她提供了一個反思空間。「我不是極之外向的人，在繁忙的生

活裏，我需要私人時間，靜下來想一想。」寫生活小品和政論有分別嗎？「有

的。生活小品是與人分享心情和經歷，但我畢竟有公職，寫的題材有局限，也

要花時間選材；林海音說過文字是和別人交談，所以也不能自說自話，要想想

怎樣和讀者交流。寫政論時的針對點不同，較着重因應對象是誰，再去決定討

論的主題和討論的深淺程度。但兩者都要求文字準確，以簡潔有力地表達所

想。」沒生命力的陳腔濫調，是吳博士寫作時所力求避免。「死板的文字不好

看。我看過一些政府新聞處的文字，根本讀不出來！打官腔、不活潑、沒生

氣，例如見到 organization，想也不想便譯成『機構』，因循得很。如果真心有

話要向人說，我會思考該用甚麼文字表達，以讓讀者明白我的意思之餘，也感

受我對這事的感情等。有不同的層次，才是活的文字呀！」

講究修辭，其實是講究我們對別人的態度，及我們所持的價值
觀。「修辭立其誠」，就是指說話要有誠意，要尊重別人，所用的言
辭，要將誠懇和尊敬表達出來。小時老師教我們唸的《出師表》、《陳情
表》、《報任安書》等等向人表達胸懷的書信，目的其實是讓我們有「修
辭立其誠」的典範。我們讀了深為感動，就是感其誠意深摯。花言巧
語、堆砌誇張的文字志在炫耀，全無誠意，我們自然不會感動。惟是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第三版 
中一單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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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最多人自稱欣賞的，似乎正是最浮誇的一套，多多少少顯出今日
的社會是何境地。

（〈修辭立其誠〉，載《賞心樂事》）

廿一世紀的古典文學

吳博士曾自言「欣賞和追求中國讀書人的道德情操，可是，『道德情操跟

道德原則不同』，情操是個人的、感性的，像伯夷、叔齊到首陽山採薇而食，

終於餓死；原則是普遍的、理性的，像保障人權、自由。」（董橋〈讀《知識

分子的乳房》〉）她承認在廿一世紀堅持這種取向，無異自討苦吃，但她同時

質疑現代人的價值觀：「當人們讀了100封電郵、在 Facebook 獲得200個
like、賺很多錢買奢侈品、參加豪華團七日遊歐洲五大城市……他們真的會

快樂嗎？現代人在這些方面的『成就』愈多，滿足感往往愈低。因為這些都是

『假』的東西，不能支撐壓力；只有『真』的東西和價值，才能讓我們站穩陣

腳，在順境逆境中都不會失去自己。我相信不論潮流怎變，總有這些價值存

在；要維持它們，需要勇氣、受苦，但那是值得的。」

烹飪是吳博士的興趣，從中她也有所領悟。「近來看書學做酸種麪包，

其中一章叫 slow：花上幾天讓麪團慢慢發酵，培植味道；等待適合的温度，

讓麪團『舒服』才放入焗爐。這和我們現在做甚麼都要快是完全不同的思路。

做麪包不是求儘快完成後向人炫耀，而是用心享受過程中的情趣。」科技日

新月異，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不少方面都增加了效率，例如攝影從前是很慢的

事；現在的數碼攝影卻完全扭轉人們的觀念，不論看到甚麼都先按下快門再

說，日後慢慢整理。「快是一回事，重要的是開心與否。我想人們是時候嘗

試走慢點，回去較慢、較有情趣的世界，例如古典文學的世界。閱讀古文，

欣賞古人的情操，理解他們所思所感，從繁忙的生活中找尋空間，是很重要

的。」說到最後，還是回到古典文學。對生活繁忙的現代人來說，它也許像

個避風港，讓疲憊的靈魂得以稍息，沉澱思緒，再重新出發。

    我看蔣勳的書，覺得十分奇妙：原來我多年談的、寫的、實行
的，就是「生活美學」！例如從家裏步行到街口的小小一段路，我會欣

賞到道旁的石牆青草、散步的小狗、在車站等車的人的衣飾打扮；
而食和下廚之樂，就更不待言了。但我想除了用心之外，談話

分享，也是加深領略生活之美的一部分。

（〈生活美學〉，載《賞心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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